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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二宝，
幸福知多少

【文/胡倩倩】   

假如把父母比作守护孩子成长的太阳，那孩子就是从天上落在地球的星星，每个孩子的降临都意味

着幸福圆满、开启与父母的一世情缘。

随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开放，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考虑是否要生两个孩子。上海人口老龄

化，亟需新鲜血液的注入，但小夫妻们不想生、不敢生，即使克服了经济压力，两个孩子谁来照顾，怎么教

育，未来发展也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究竟二孩对家庭关系、对这些年轻妈妈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近日，《生活周刊》受上海市妇

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巾帼园）的委托召开了“上海市二孩家庭生活与发展状况调查”专题研讨会。

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巾帼园）办公室主任魏迎娣、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托幼》杂志主

编黄铮、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孙秀林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陈斌斌副教授、石门二

路街道妇联主席于怡平、古美街道基层工作人员李争、李丹以及二孩家庭的家长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上，二孩妈妈杨丽君分享了她的烦恼。家中有两兄妹，哥哥正处在男孩子调皮的阶段，女儿则乖巧

可爱，受到家里的万千宠爱，结果哥哥就成了被忽视的一方。其实，夫妻俩不是没有想到要照顾哥哥的情

绪，但在生活中常常会无意中忽视了哥哥，导致他对待妹妹的态度越来越差。

实实在在的二孩育儿经历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家长代表提出，父母们面对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其

实是不成熟的，对二孩，会有更多的养育心得。比如，“孔融让梨”这样的传统友爱观念是不是需要与时俱

进？能否在两个孩子中找到平衡？

专家们也指出，二孩到来时，年轻的家长的确成长了，但在教育理念上，家长们似乎并没有因为面对的

是二孩而有所改变。比如受社会评价体系单一的影响，很多家长唯恐“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只能给孩子

报各种课外班。有了二孩，家长们依然为“起跑线”而焦虑，但同时，因为有过一孩的经验，部分家长又开始

焦虑错过了培养孩子兴趣的阶段。

这种矛盾和焦虑，需要社会方方面面来干预。来自古美街道的基层工作者提出了培养孩子兴趣的重

要性。她认为，家长们不必和“别人家的孩子”作比较，应该寻找适合自己家庭的相处模式，让孩子和家长

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建立自信，树立正确的健康的教育观和育儿观，而不是被社会的潮流推着走。

古美街道学前教育模式注重适龄儿童学习习惯的养成，锻炼自主的能力，开发动手和认知能力，营造

丰富的想象力，打破“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上”的传统教育观念。而且有资料表明未接受过学科教育的孩子

只要半年就可以赶上小学的进度，且后续发展劲头会更强，相信也可以很大程度消除众多家长心中的顾

虑。

二孩时代的另一个突出矛盾，是预期增长的学前教育需求和当前学前教育机构不足的问题。负责石

门二路街道妇联工作的于怡平主席向我们披露，据计生部门的统计，石门二路街道2017年新生儿261人、

2018年1—6月份新生儿仅97人，人口老龄化严重。而另一方面，该地区学习教育资源有限，石门二路街道

现有一所公办幼儿园、三所小学，以及对经济条件有很高要求的两个私立早教机构。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

质量，一些有条件的家长都倾向于选择价格较高的民营早教机构。

要解决二孩时代倍增的学前教育看护的需求，还要促进社区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互动和均衡发展，尽

可能地提供百姓可选择的、普惠的、公平的、规范的教育服务，架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家

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模式。

社会条件限制生育二孩意愿
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巾帼园）办公室主任 魏迎娣

二孩政策落地后，从女性立场出发，许

多育龄女性担心生育二孩会拖累职业发

展，从儿童角度出发，母亲最好有三年

的脱产期陪伴孩子直到3岁。但现实中很

难实现，也就导致了女性面临失业的风

险。生育两个孩子，代表了六年的牺牲，也

会造成母亲与社会的隔阂。所以希望本次研讨

会能基于各方意见实现给微观家庭以指导、宏观政策以推动的全方

位导向作用。

亲子是一种生活方式
上海市托幼杂志主编 黄铮

实际上，二孩政策放开后上海的人口

增长并没有达到当初政府的预估值，很

多家长不愿生孩子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教

育。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因为没有兄弟

姊妹相处的经验，会被动地迷信所谓的权

威，网络信息的抗干扰能力又相对较差，年轻的

父母更容易陷入迷茫。其实，从一个学前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教

育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教育确实可以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支

持，但对年纪小的孩子来说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家中，所以家庭的支持是

最直接有效的。最好的教育是让亲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良好的亲子

关系是家庭的组成，也有助于形成孩子的三观。教育顾虑的解决也有

利于父母处理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城市快速发展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孙秀林

在相关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

的现象，城市快速发展会带来负面的生育

效果：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生育

率就越低。不少青年正在陷入低欲望的状

态，上海人不想生，外地来沪人口也潜移默

化地受到影响。

在针对上海1000个独生子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只

有25.94%的家庭表示想生二孩，更多家庭则因考虑到经济条件、教

育条件和住房压力等顾虑不愿生二孩。生育意愿呈“U”型结构，多数

中产阶级家庭不愿生，与此相反，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家庭，生育意愿

则很少受约束。相比于职业男性生育二孩的意愿，职业女性对二胎持

排斥态度。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父母往往采用相对保守的传统教育方

式，不仅是因为父母缺少专业的养育指导，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也有

影响。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也需要一定质量的社会性公共服务和宏观

政策的支撑。

二孩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副教授 陈斌斌

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我们跟踪了大宝在

二宝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性格变化，发现由

于二宝出生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结构，大宝

和父母都处于高压阶段。有些父母在二

宝出生后拒绝大宝对婴儿的接触，导致大

宝负面情绪积累，产生在幼儿园欺负其他孩

子的逆向行为。不过，二宝的到来不全是负面影

响，很多大宝则有在性格上积极发展、独立性更强的表现，在两个孩

子年龄差较大的家庭里这样的情况会更多出现。这一阶段父母的注意

力都集中在二宝身上，是否还能关注到大宝情绪的变化，做好安抚工作

是影响家庭关系的关键。

母亲在生育二孩中得到的社会支持也会明显减少，更容易有情绪

抑郁的倾向。此时，父亲的角色至关重要，适度给予关心、分担部分孩

子照料的责任会很大程度上对高压阶段的家庭关系进行缓冲，更有利

于家庭结构完成过渡。


